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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别别山山是是我我的的根根据据地地””
——纪纪念念建建党党百百年年重重点点作作品品长长篇篇小小说说《《桂桂花花王王》》作作者者沈沈俊俊峰峰访访谈谈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流流 冰冰

沈俊峰，中国作
家 协 会 会 员 ，鲁

迅文学院第29

届 中 青 年 作
家 高 研 班
学员。获中
国报人散
文 奖 、冰
心 散 文
奖 、全 国
报 纸 副 刊
作 品 编 辑

一 等 奖 。作
品散见于《新

华文摘》《中国作
家》《小说选刊》《散

文》等近百家报刊。多篇

作品入选《中国年度散文》
《爱国奋斗精神读本》《民生散文选》《语文主题学习》等几
十种选本或中小学生读物、中高考试题。出版《在城里放
羊》《在时光中流浪》《邓稼先：功勋泽人间》《生命的红舞
鞋》《正义的温暖》等数种。

即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桂花王》，以
逶迤3省交界的大别山为写作背景，以主人公桂小香的人
生传奇经历为主线，以大别山的一棵千年桂花王为精神象
征，笔触从20世纪30年代绵延至今，刻画了主人公桂小香
近百年的人生历程，同时，塑造了方子成、桂宝才、吴芳英、
周贤等一批共产党人为新中国浴血奋战、为民谋求幸福的
光辉形象。

桂小香出身贫寒，备受土豪劣绅、山霸土匪、国民党反
动派等势力的欺凌，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家走上了革命的
道路，忠贞不屈，献身于解放事业，为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建
立抛洒热血，一门忠烈。她饱受骨肉别离之苦，却坚韧顽
强，抱定初心，迎来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皖西老区人民
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支持修建水库治理淮河，小香胸怀大
局，带领儿女离别故土，开辟新的家园，毫无怨言。后来，经
过改革开放，及至新时代，鲜花岭上春意盎然，党的精准扶
贫政策让老区人民的生活日趋小康，安享晚年的桂小香不
忍自家养鸭场污染水源，劝说儿女搞生态养殖，还自然以
青山绿水……
记者：祝贺沈老师，去年，您的散文集《在城里放羊》

出版，《文艺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20多家报刊发表了
评论，具有一定的影响。今年，您的长篇小说《桂花王》即
将出版，这部小说被列为安徽省文联中长篇精品工程，申
报了中宣部纪念建党百年重点作品。家乡文友很是期待，
请您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好吗？
沈俊峰：好的。《桂花王》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

我献给家乡的一部心血之作。目前，安徽文艺出版社已
经完成了对书稿的全面审读，编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拟在今年纪念建党百年的重要节点出版发行，也由安徽
省委宣传部申报了中宣部纪念建党百年重点出版作品。
北京一家著名影视公司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看了书稿，很
感兴趣，他们看好小说在“题材上具备主旋律或者年代
人物传奇的多种可能性，人物、情节具有较好的改编基
础和发展空间”，初步有了投拍电视剧的意向。

编辑评价说：小说人物形象丰满立体，情节感人泣
下，艺术地还原了在党的领导下，大别山3大起义、修建5

大水库的历程。以桂小香为代表的大别山儿女的艰苦卓
绝、巨大牺牲和无私奉献，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更显得
举足轻重；在幽深的历史星空中，更显得璀璨夺目。正
是他们将“大别山精神”一以贯之，代代相传，在新时代
发挥了更加重要的意义，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的“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记者：您刚才说，长篇小说《桂花王》是献给家乡的

一部心血之作，请谈谈您的采访和创作经历，是怎么想
起来写这样一部小说的？
沈俊峰：这 话 说 起 来 有 点 漫 长 。上世纪 6 0 年 代 中

期，多家三线军工企业创建于皖西大别山，霍山、舒城、
金寨等县都有。我的父亲是第一批来到大别山的军工
人，他所在的工厂坐落于霍山诸佛庵镇仙人冲。我跟着
父母来到大别山，在大别山生活、工作了2 0多年。所以
说，霍山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是在情感上的份量，却不
是第二。9 0年代初，工厂搬迁进城，留下的工厂旧址被
当地政府改造成为仙人冲画家村暨艺术部落。我离开
大别山近3 0年，先后在合肥、北京工作，无法忘记大别
山。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再见了大别山》，我觉得，只
有吴雁泽唱出了大别山的味儿。

从小耳濡目染，我对大别山的红色历史、风土人情印
象深刻，也比较熟悉，曾经在多篇散文中表现过，但是总
觉得不过瘾。我心中始终有一个念头，要写一部献给英
雄大别山的作品。好像是在2018年初，安徽省文联和省作
协的领导来北京开会，我们见了面，他们谈到皖西的历
史，尤其谈到金寨的三个“十万”：十万人参军参战、十万
人搬迁、十万亩良田被淹，谈到1200多年树龄的桂花王，
希望有作家能写一写这些。这次见面，激发并促成了我以
大别山为主题进行创作的想法。

2018年，我申报了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扶持
项目，深入生活的地点是“安徽省金寨县麻埠镇桂花村
等地”。我要采访皖西这一片红土地，重点是金寨县、霍
山县、裕安区，报项目时，必须有一个点，于是就以麻埠
镇桂花村作了代表。在小说中，我多次写到这棵千年桂
花王，历经风霜，历久弥香，无处不在，我把它当成了一
个贯穷始末的精神象征。

2 0 1 9年，这部小说被列入安徽省文联中长篇小说
精品工程篇目，对我是一个有力的激励，更是一种压力。
记者：大别山文化底蕴深厚，甚至可以追溯到长江、

黄河流域的人类文明的曙光，近百年的红色历史更是波
澜壮阔，这些年，您一直关注、研究大别山文化，创作这
部小说，您是怎么去采访的？
沈俊峰：诸佛庵镇以前有条老街，街上木板屋的门框

上，挂着许多光荣之家、军属之家的牌匾，我曾经挨家挨
户数过。我就读的工厂子弟学校也曾组织学生去诸佛
庵、石家河祭扫烈士墓，对许多烈士的事迹我不陌生。这
些人物、场景、革命事迹都让我深深地震撼。参加工作以
后，我还曾去拜访过革命烈士刘淠西的后人。这些日积
月累的人物和故事，多年来一直存活在我的心里，若说
采访，这些积累就是另外一种采访。

鄂豫皖大别山先后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著名的黄麻
起义、立夏节起义、六霍起义，分别创建了红3 1师、红32

师、红33师。皖西地区是红军的摇篮、红色区域中心，在
六安组建或改编的师级以上主力红军部队就有 1 8支，
孕育了红一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七军、红二
十八军和红四方面军。全国十大将军县，大别山占了一
半，金寨、六安两县名列其中，皖西红土地走出了 1 08位
开国将军。当年，皖西红色革命区域是联系在一起的，
密不可分的，所以，当项目获得中国作协批准，我即走
访了金寨、霍山、岳西、裕安区的一些地方，采访了大量
革命烈士的后人、亲属，没想到，八九十年过去，这些故
事仍然那么鲜活生动，许多都是我第一次听说，许多都
带 有 传 奇 色 彩 。那 天 ，听 一 位 老 太 太 说 起 她 父 亲 的 故
事，我一下子兴奋起来，脑海中立马闪过了故事内核。

我非常感谢对我的采访提供了许多帮助的领导和
群众，我记在心里，不敢忘记。这是大别山给予我的又
一个无私的馈赠。
记者：牺牲和奉献是皖西大别山人民的两大主题。这

部小说中，您以重要篇幅描写了老区人民响应毛主席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背井离乡搬迁移民，为国
家修建水库作出了重要贡献，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沈俊峰：在革命战争年代，皖西人民有着敢于牺牲

的革命精神，大胆追求幸福生活，为新中国的创立立下
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他们中的一
部分人却要离开家乡，去开辟创建新的家园，这种损失
是巨大的，这也正说明了老区人民毫无怨言的、闪光的
奉献精神。佛子岭水库从 1 952年 1月就开始动工建设，
历时两年 1 0个月。大别山后来又兴建了梅山、龙河
口、响洪甸、磨子潭水库。这5大水库兴建的背后，
有着众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后来，随着政策调
整，部分搬迁村民又选择了回到故乡，但是，
那一段历史是不能忘的。金寨县至今还流传
着村民住在树上的往事。我跟踪去采访，
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已无人能说得清楚
具体的人家。这些，都反映了那个时期
皖西老区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

上 个世纪 7 0 年 代 ，因 为 防地震，
我 住 过 一 段时间 的 防 震 棚 ，竹 篾 泥
墙 、巴 茅 草 做 顶 的 简 易 房 子 。一 个
大姐对我说，她家就是在这样的房
子里，娶来了她的大嫂。后来，慢
慢地才住上了干打垒房、砖房，一
直 到 今 天 的 楼 房 。这 些 ，都是她
的亲身经历。

过去，皖西老区人民的生活
真是太 苦 了 ，更 加 衬 托 出 今 天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采访中，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
我 能 为 老 区 人 民 做 些什么 ？我
相信，读了这部小说的人，都会

有这样的冲动和想法。
记者：小说中的人物有原型吗？
沈俊峰：有，也没有。若说有，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形

象，从史料中都能找到影子，但是又不囿于那些真实人
物，可以这样说，是那些史料中的英雄人物复活了。

小时候去祭扫烈士墓时，讲解员说过一个女共产党
员英勇牺牲的经过，敌人对她施行了各种酷刑，还残忍
地割去了她的双乳，但是，这位女共产党员宁死不屈，
直 至 壮 烈 牺 牲 。在 其 后 的时光 ，我时常 会 想 起 这 位 烈
士，想到敌人何以会如此残忍，想到女烈士何以能如此
刚烈英勇，她的视死如归的力量究竟从哪里来。这样的
人，不为自己，发心广大，不就是一尊救民众于水火的菩
萨吗？创作这部小说时，吴芳英的英雄形象自然而然地
就浮现了出来。赤卫队长桂宝才的形象也有现实中的真
人真事，被敌人钉在城墙上，直至牺牲。只不过，他以另
外一种情态活在我的故事中，是真实故事的放大与升
华。

小时候，邻居家来了一位老头。这个老头整天不说
话，沉默着，能看出他的落魄，不得志。他是我同学的爷
爷，是一个老红军，据说还是一位级别不小的干部，不知
道什么原因，他就成了这样。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探谜的新
奇。后来，陆续读到一些革命史料和回忆录，知道了革命
的错综复杂性。以我对老红军的崇敬，总也忘不了这个
老头的形象，觉得他太可怜了。后来，他就以“方二爷”的
形象出现在了这部小说中。

《桂花王》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范大狠子是一个篾
匠，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我在书中写了大量篾匠的生
活细节。为什么我对篾匠熟悉、感兴趣？当地一个篾匠是
我父亲的好朋友，两家多有来往，我多次看过他做篾匠
活。读小学时，我认识了一位湖北小篾匠，他给我打过竹
篮子，却将我喜爱的一本峻青小说集《黎明的河边》“拐
跑”了。那是我读的第一本文学书。

我写到范大狠子死后，桂小香领着儿女回到家乡麻
流镇，听见哔哔嗦嗦的剖篾子的声音，情不自禁驻足听
了很长时间，我哭了。书中这样真实的情节、细节太多
了，可以说每一个都有它的真实不虚的出处。
记者：写作的过程是个什么样子，是否顺利？
沈俊峰：说实话，最初我是想写成长篇散文的，也记

了不少笔记。我认为真实的力量无法估量。可是这些材
料还远远不够，若想再深入采访，时间上来不及，而且年
代久远，许多事情已经无从采访。权衡之下，觉得写小说
讨巧，可以避开材料的不足。我以前发表过短篇小说，却
没有创作长篇小说的经验，此时也只有硬着头皮迎上。

这部小说的写作还是顺利的。我将大别山众多的故
事和人物凝聚在几个人身上，结构相对就简单多了。尽
管忍痛割爱了许多材料，但毕竟还是将想表现的都表现
了出来。有四五处地方，我写作时激动得泪流满面，只好
停下来喘息。在电脑上打字，脑海中会出现余华《活着》
的影子，我的主人公在颠沛流离中顽强地活着、期盼着。
尽管在叙事上我已经非常零度、非常控制自己了，但骨
子里的那种难以抑制的悲，还是情不自禁地像泉水一样
冒出来。据说，影视公司一位导演看了这部小说手稿，也
被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常说的大别山精神，在这部小说
中，我以为就能找到很好的一个形象诠释。

这是一部为纪念建党百年而创作的小说，但我并不想
只是一味地表现，我想写出深度，通过人物命运开掘出思想
的深度。杀人魔王魏敬之被亲外甥击毙时，就有自己的疑问
和反思，这也是我对社会、对人性的思考，是传达给社会的
温情和善意。
记者：您现在是什么样的工作状态，今后有什么打算？
沈俊峰：上世纪80年代，作为霍山小南岳文学社创办

者之一，我一直将文学梦放在心里。做了这么多年新闻工
作，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学创作。2016年春，我进入
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结束后，我从中央纪委机关报辞
职，就是想给自己一点时间，圆自己一个梦。只管耕耘，不
问收获。

现在，我是月亮湾作家村的驻村作家，在仙人冲画家村也
有工作室，我经常回到大别山，听风看雨，生活就是积
累。大别山是我的根据地，
有着写不尽的资源。今后几
年，我准备走遍大别山，
全 面 了 解
它 ，尽 能 力
回馈它。

记忆中，大别山的冬天冷
彻入骨。小时候，常用火盆挖出
灶洞里没有燃尽的火眉子来取
暖，表面一层炭火烧尽后，盆里似
乎只剩下了灰，用火钳拨拉几下，埋
在灰里的炭火又红了起来。
长篇小说《桂花王》就像这样一盆

炭火。小说描写的人和事，是从历史过
往处挖掘出来的，或者说是在火盆里拨拉
出来的火，让人温暖。大别山红土地上这些
人物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悲欢离合，都
被桂花王尽收眼底。金寨县麻埠镇这棵1200
多年的桂花王，是我笔下的河流中高悬星空
的一轮明月，成为大别山精神的一个意象，成
为向死而生、奋勇向前的一个慈悲的象征。千
江有水千江月，它无处不在。
这棵古老的桂花树，把我想说的、不想说的，能

说的、不能说的，说清的、说不清的，都无言地表达

了出来。沉默是金，留一块空白更符合艺术的审美。
小说是活着的历史。大别山的革命历史是

一幅壮阔的画卷、一首英雄的史诗、一曲悲情的
绝唱，这块土地上有着多少可歌可泣的人物和
故事？说不清楚。谁能数得清楚大别山究竟有多
少座山呢？寻找这些平凡的英雄，这些生发着光
泽的人，这些一心为众生的人，并不是什么难
事，在大别山随处转转，哪一家都能说出一段令
你震撼的故事。
我被这些英雄人物感动着。我描写这样的

英雄——— 打动了我的英雄。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需要这样的精神，这些人和事不应该被湮没于
历史的灰堆里。
更有无数像桂小香这样的普通人，其善良、

勇敢、坚韧的品质感天动地，他们所承受的大苦
大难让人悲悯，让人泪流成河。所幸他们最终都
有了幸福的皈依。历史浩瀚如海，桂小香的命运
随着历史的浮沉，将风云变幻的百年串成了一

条明晰的红线，成为历史的一个有血有肉的化
身，让故事有了一个很小的开口。有了主线，人
物便有了一个顺理成章、顺藤结“瓜”的呈现，也
有了一个深度开掘的可能，将主题化写作的疆
域作一个最大限度的扩展。
大别山是我的第二故乡，大别山之于我，有

着地理学和精神学的符号意义。我调动所有的
情感和生活沉淀，想努力写出大别山生活的质
感。长篇小说对我而言，还是一个尝试，就像是
一场一个人的马拉松长跑，需要保持一个亢奋
的精神状态，那种冷静之中的亢奋、憋着一股劲
儿的亢奋。保持这种状态并不容易，有时候陷入
泥淖，也只能在痛苦与黑暗中自我救赎。
我和我笔下的人物，在2019年的春节前后，

就像一盆熊熊大火，一起燃烧，燃烧得酣畅淋
漓。我们想把燃烧发出
来的温暖永远地留存
下来。

编者按：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麻埠镇桂花村有

棵老桂树，干高15 . 7米，树围3 . 68米，冠幅366
平方米，其树龄已逾千年。
安徽省文联中长篇精品工程，申报了中宣

部纪念建党百年重点作品的长篇小说《桂花
王》，就是以逶迤3省交界的大别山为写作背
景，以主人公桂小香的人生传奇经历为主线，
以这棵千年桂花王为精神象征，笔触从20世纪
30年代绵延至今，刻画了主人公桂小香近百年
的人生历程，同时，塑造了方子成、桂宝才、
吴芳英、周贤等一批共产党人为新中国浴血奋
战、为民谋求幸福的光辉形象。
近日，本报记者连线《桂花王》作者沈俊

峰，访谈稍作整理，今日刊发，以飨读者。

寻寻找找历历史史的的温温暖暖
沈沈俊俊峰峰

创 作 谈
行走大别山

采访当地老人

作家沈俊峰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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